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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素有“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

美誉，三江潮涌汇英才，清华人的身影亦

在其中绽放。据不完全统计，如今清华

在甬校友已有400人规模，平均每年新增

到甬校友15—20人。他们当中，更有一批

创业者，在各自的领域披荆斩棘，深耕不

辍，渐成为地方乃至中国经济体中一股活

跃的力量。

跳出了舒适区，离开了寻常路，放下

了铁饭碗，创业的艰辛往往超出常人所

想。如何突破重重障壁而始终自强不息？

为此，清华校友总会采访了1982级汽车工

程系校友潘道良、2000级工程物理系校友

汤凯、2001级工业工程系校友何盛华、

2003级软件学院硕士校友郭成四位在甬创

业者。或为技术理想，或为家国情怀，或

为传递某种先进的理念，或为表达某种人

生的态度，四位校友分别以自己的创业故

事作出了回答：壁越厚，越要向星辰大海

去破。

潘道良：扎根技术理想

潘道良已经在稀土磁材领域躬耕了数

十年。

对大多数人来说，稀土不是日用词。

它似乎常常是国际关系的兵家必争之地，

成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珍贵资源。但

其实，随着现代社会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

高，建立在传感基础上的人与物的关联已

壁越厚，越要向星辰大海去破
——访在甬创业清华校友

○陶天野  张  霞（2019 级新闻）  熊星玥（2019 级外文）

离不开磁性材

料的支持，以

此为原材料的

零部件正不知

不觉进入人们

的生活，参与

到 “ 技 术 改

变世界”的进

程中。

1982年，15岁的潘道良考入清华大学

汽车系内燃机专业，是系里年纪最轻的。

第一次离家向北，他从杭州坐了27个小时

的火车来到清华，一进南门，看到两排高

大的白杨树，沿路走了快两公里才到一

号楼。

尽管年纪尚小，本科阶段他的成绩却

始终保持在年级前几名，并于1987年被保

送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潘道良回到宁

波，用了五年时间在国企、近十年时间在

乡镇企业做工程师，随后自己创业，生产

磁性材料及相关机电设备，一晃至今。

从清华走来，潘道良对技术始终怀有

某种坚信和热情，这让他在面临人生的关

键选择时总是格外果断。

1994年，他离开宁波动力机厂，加入

彼时还未上市的韵升集团。在那个当口，

从国企跳槽到乡镇企业颇需要些勇气，但

韵升集团新配备的最前沿的计算机工作站

和CAD资源吸引了他：“配置这样一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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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怎么说也得上百万，这让我觉得虽然企

业刚刚发展起来，却有长远的潜力。而且

在那里，我能学到新的东西，能完全投入

地做我的技术研究，这是很难得的。”

1996年，韵升集团开始生产稀土永

磁。“稀土永磁听起来很神秘，但说穿了

其实就是磁钢、磁铁，或者更通俗地称为

‘吸铁石’。”潘道良解释。从那时起，

他担任集团的磁性材料研究所所长，重

点从事稀土领域的研究和技术开发。作为

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与“总经理”相比，潘道良更喜欢“工程

师”这个头衔。

但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此，而是由

技术出发，探索更多可能。于是，2004

年，当他负责的钐钴项目即将由于市场原

因被中止，他索性带着一支七八个人的团

队离开了韵升集团，自行创业。“那时

有人对我说，你的身份就是搞技术的，开

工厂的话会成功吗？当时我就不服气，憋

着这么一股气，我想，那行，我就试试

看。”讲到这个大胆的决定，潘道良颇有

些热血和英雄气概。

2002年他在宁波买了套房，到2004年

房价翻了一番，他却为了创立宁波科星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把房卖了出去。在那个没

有“天使投资人”等融资渠道的年代，这

就是他破釜沉舟的启动资金。从筹备到投

产，半年时间建起一个工厂，潘道良需要

处理各种技术之外的事务。其中，最要紧

的是市场。

当时的市场几乎全部在海外，他便搜

寻网络信息，发邮件联系欧美企业。尽管

已经十多年没有用过英文，但他庆幸地发

现，“在清华上了那么多年，底子还在，

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

语言并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放大了他

的优势：“一来，我本身懂技术，可以直

接跟国外的工程师交流；二来，我作为创

业者，销售价格上自己就可以拍板，不需

要层层汇报，也不需要经过翻译或中介的

传达。”懂技术、能做主、会英文，这让

宁波科星在竞争激烈的磁材行业中很快立

住脚跟。

然而，创业并非一劳永逸之事，危机

感时刻存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

生，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关系都因

此受到了影响，潘道良意识到，“一条

腿走路不行”。考虑到国内的磁材需求

量日益增长，他将原先100%外销的产品

部分发展为内销。2011年，稀土永磁原

材料的价格大幅上涨，譬如镝，仅半年时

间，就从60万/吨涨到了1600万/吨。资金

紧缺，潘道良遂决定与更有资本实力的大

型企业展开合作，并适时调整业务及股权

结构。

经过调整，公司化“危”为“机”，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

场。今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发射成功，载人飞船中的电机使用的钐钴

磁钢便是宁波科星生产的产品。“我们现

在也是国家少数定点为军方提供磁钢的单

位，虽然在航天领域的供应指标并不大，

但足够我吹牛了，”潘道良笑起来，

“比如火星探测器，它要行动，自然是

需要电机带动，而电机的主要零部件就

是磁钢。”

在民用方面，目前稀土永磁产品广泛

应用于汽车领域。譬如档位传感器，不

管是P档还是D档，抑或是ABS和安全气

囊，都需要用到它。“智能的前提是判

断，所以感知端就用到我们的一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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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输到执行端后需要电机去驱动，这

时便会用到我们的另一个产品。”潘道良

解释。

15岁进入清华学习汽车工程，毕业，

跳槽，创业，一晃40年过去了，潘道良仍

在和汽车行业打交道。他觉得很神奇，仿

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引导他走回了这

条路上。

他总是满怀热情地提到清华，读研时

实验室的师傅和老师们说要去宁波看他，

他爽朗一笑：“没问题，都来！”他也如

数家珍地说起行业里的同门和故事，言语

中难掩骄傲：“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大

佬们是谁？很多都是我们汽车系的师兄弟

啊。”工作中，清华的前辈和同行们也总

是愿意给他多一些机会，这让他十分

感激。

脚踏实地是清华人的传统，潘道良也

抱着“宁可不赚钱，东西也要做好”的态

度一步步向前走，在行业中赢得了极好的

口碑。“他们说，潘道良这个人做事情实

在，不会骗人。这其实就是我们清华人的

价值所在。”

从清华走出30年，潘道良从未忘记自

己的初心。他铭记“行胜于言”的教诲，

以技术为根又不囿于其界限，在磁材行业

里开垦出自己的应许之地。

汤凯：预见智能未来

“我研究的，就是人因安全技术。”

汤凯坚定地说道。

人因安全从人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减

少人因失误造成的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针对人因安全管理，

汤凯有着一套独特的创新型理念：“我把

安全管理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个体

时代、协同时

代 和 共 生 时

代。”

所谓个体

时代，简单来

说，就是谁出

错，谁负责。

但由于人类个

体 犯 错 不 可

避免，这样的管理方式只会让工人想方设

法逃避责任，无法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

随着知识积累，认知进步，一些欧美企业

已经脱离个体时代，进入了协同时代，允

许个人在一定范畴内犯错，将个人的错误

在组织层面上进行反思和改进，从而避免

再次发生。在智能共生时代，“我们可以

利用AI技术，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对每

位员工知识赋能，弥补人类生理进化的不

足”。这正是汤凯的创业方向。借着国内

工业大数据的优势和技术革命的浪潮，汤

凯希望引领中国企业完成从个体时代到共

生时代的飞跃。

汤凯的安全理念植根于多年经验观察

的沉淀。“我本科和硕士在清华学的都是

核工程专业，”汤凯回忆道，“从2004

年毕业到2017年，我一直在核电行业工

作。”14年的工作经历，不仅让汤凯成为

行业内的核电安全专家，还让他看清了行

业的痛点与市场未来趋势。

最初，汤凯在中核集团三门核电负责

反应堆运行安全，相当于核电站非日常期

间的最高资源调集者。他踏实负责的态度

和突出优异的表现，让领导十分器重他。

2015年，汤凯到美国乔治亚州的南方核电

旗下Vogtle核电厂访学。Vogtle电厂运行

部经理约翰·博斯（John Bowls）展示了该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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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先进管理理念：他们将日常操作经验

整理成规程，由全体员工严格遵守；而规

程的每一次更新，都是组织知识的积累。

如此日积月累，随着规程的更新，整个企

业的集体智慧也不断壮大。

回到国内，汤凯形容自己“就像唐三

藏取经一样”，把所学所得反哺给了自己

归属的团队，他也有了“汤三藏”的称

号。2016年5月22日19时22分，全球首台

AP1000主泵在三门核电启动，主控室内

所有操纵人员都举起一只手，等待重要信

息通报。为什么大家要同时举手？汤凯解

释道，举手示意是此时最有效的沟通方

式。在这个仪式中，所有操作人员都知道

彼此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下一步将要发生

什么，谁将负责任，从而实现了集体行为

的知识化。与Vogtle电厂的文件知识化类

似，“举手”的仪式将行为本身当作一种

知识，帮助仪式参与者进行协同。“现在

回头看，三门核电的安全运行业绩在世界

同类核电机组中遥遥领先，在全球所有

核电站的建设与运行安全业绩上名列前

茅。”在汤凯和同事们的辛勤耕耘下，先

进的安全生产理念在三门核电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与此同时，四顾其他行业，汤凯却痛

心地发现，市场上的传统企业在安全生产

方面相较自己从业的核电行业相差甚远，

无论是认知水平，还是技术应用，都不在

同一层次。他想到，若是把自己在核电实

践中学到的安全理念，结合AI技术应用

到传统行业当中，就可以帮助更多企业减

少生产事故。本着“减少一起事故，挽救

一个家庭”的情怀，汤凯离开核电站，创

立了欧依安盾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了他的

“第二人生”。

在清华读书时，汤凯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好学生。他常常自习到深夜才回寝室，

宿舍大门锁了，就从楼侧面的消防梯爬上

去；元旦当晚，别人在通宵狂欢，他则在

五教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这样充沛的精

力和坚韧的意志，让他先后在同学和同事

中脱颖而出。

然而，当他一个人创业时，才慢慢体

悟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努力也要找准

方向。

“以前我总是想把好几件事同时做

好，”汤凯说，“后来我发现，创业者要

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根本不可能一蹴而

就。怎么让手下的团队专注一个方向、打

磨好一件事，才更重要。”创业三年，汤

凯一直在和当初那个“工作狂”的自我作

斗争，不断“做减法”，从事无巨细必躬

亲，逐渐转变为提纲挈领的管理者思维。

除此之外，此前人生几乎一帆风顺的

他，在创业路上也试了不少错，吃了不少

亏。他记得几次把方案完完整整地交给洽

谈企业，而对方拿到方案、项目通过审批

后却最终选择了另一家国企。“这种情

况，我也无能为力，” 汤凯说，“只能

等待市场优化了。”

有些时候，汤凯还会遇到无法理解新

兴概念的客户。“我们的智能平台和智能

系统，是为每一个基层员工设计的，因为

他们最清楚哪里有安全隐患。”汤凯解释

道，“但有些管理者，他们希望拥有上帝

视角，所以还是会选择面向高层领导的传

统安全管理系统。”汤凯认为，一开始就

走向员工赋能和数据共享是最高效的，不

过大多数领导还想不到这一步，慢慢他们

才会明白，只依靠领导和专业人士管安全

是不够的。事实上，人人都应管安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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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安全这张大网上的“节点”。

面对种种质疑和挑战，汤凯仍充满信

心：“相比竞争对手，我们着眼于更长远

的发展。我相信很多企业后续会需要我们

的服务，以进一步升级改造。”以人为

本，矢志为安，汤凯的先进理念与切身实

践，揭示着时代更替的趋势，在安全领域

预见着智能未来。

何盛华：通工业之变

何盛华是工业工程系的模范学生，通

过实施数字化工程促进“中国制造”升级

换代，这是他一直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2005年，从清华毕业之际，在许多同

学改行转型、投向热门高薪领域的情况

下，何盛华坚持立足所学专业，先后进入

上海两家德资企业从事生产计划、工艺管

理、产线规划等工作。如今，他创立了自

己的公司，并于2020年回到清华，一边创

业一边攻读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学位。

“工业工程”的概念可追溯至泰勒于

1911年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它面向

制造和物流，考虑效率和成本，讲究优

化、改变、创新——“就很折腾，”何盛

华试着用平实的话描述专业内容，“恰好

我本身也比较擅长折腾。”

2009年是他工作的第四年，金融危机

后市场需求暴增，他所在的UAES联合汽

车电子有限公司亟需扩大产能。当时公司

里大部分人倾向花2000万向德国购买两条

和原来一样的进口生产线，但何盛华觉

得不需要：“我可以只花500万做一条8秒

线，而不用花大价钱买两条16秒线。因为

我们工业工程讲‘节拍’。”于是，何盛

华委托国产供应商定制设备，并前后用了

十个月时间重新设计了七个工作站，将产

品制造的“节

拍”从16秒变

为8秒。如今

他可以轻松且

骄傲地讲起当

时领导和同事

的反对，以及

一番技术改造

最终落地的效

能与意义——工业工程的理念撞进经验性

的现实，火花迸溅。

但折腾意味着风险。于是五年后，他

离开了重视稳定的外企，回到家乡宁波，

跳槽到如今的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爱柯迪

集团任副总经理，负责整个生产运营与信

息系统实施。在这家本地民企，他有了

相对多一些的自主发挥空间，用了四年时

间将2300台生产与测量设备工业物联网全

联，并实现生产、质量、物流全数字化管

理，成为国内汽车行业设备联网最多、管

理融合最深的数字化工厂。5000万元整的

数字化投入，在落地第一年就收到了成本

下降4500万元的回馈。

2020年8月，他拿到几千万的投资，

成立了宁波数益工联科技有限公司，同样

来自清华的师弟宿文是公司联合创始人。

“因为在一家企业里面做数字化，你做得

再好也只是一家。但如果我们自己成立公

司，以后就可以做100家、1000家甚至更

多的数字化工厂，可以把这套东西复制、

普及到整个制造行业里去，它所能产生的

价值要远大于我个人在制造领域里的一家

上市公司里做副总。”

何盛华认为，作为全国顶尖学府的学

生，每个清华人都应当思考和回答这样一个

问题：我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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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他刚进入德国企业工作，家

乡宁波的小作坊与外企使用的SAP系统相

比，约莫有三五十年的差距；而今，他为

了创业项目走访国内各大制造企业，清晰

地看到中国整个第二产业巨大的前进速

度和“弯道超车”的可能，尤其在新的领

域，如光伏、新能源汽车，以及他心心念

念的数字化工厂。“等这一波全部起来，

未来的五到十年内，我们就可以说，中国

制造是全球第一。”

然而，业界与学界尚未对齐，目前，

工业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所使用的教材基本

仍是很多年前的，是从整个20世纪欧美传

统制造业的长期实践总结出的管理理论。

但随着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国外的学

界已逐渐进入纯理论研究，对于最新的数

字化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国外研究的困

难之处在于缺少实际的大规模的使用场

景。而中国的优势正在于大有可为的实践

环境。按照他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师弟的说

法：“在工业工程方面，从实践中总结理

论，我们能为教材增加新的内容。”

何盛华对阅读抱有巨大的热忱，学生

时代便常泡在清华图书馆。“那时候一年

能看100本书，即便现在我也还坚持每年

看30到50本书。”其中，硬着头皮钻研经

营生产管理相关的专业书有之，历史考

古、科普科幻等“闲书”亦有之。专业前

沿的理论学习让实践更具针对性和创新

性，实践反过来又不断验证着书本所学，

经验与理念相辅相成建构出富含“中国制

造”精神的闭环；前四史和《资治通鉴》

则打开了他的格局，历史的底蕴增加了

他对人性和复杂局面的理解。他说：“读

《资治通鉴》最好的体验就是那种时间的

流淌感，一年又一年，一个事件接一个事

件，漫漫千年，就在指尖流过。夜深人静，

斜倚床头，看历史中的悲欢离合，而我们自

身就是在这些故事中萌发、发展、传承。”

作为精益生产的实践者和工业互联网

的探索者，何盛华已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航向。他以实践经验

为桨，朝技术理想的彼岸驶去。

郭成：寻价值之路

“或许是

因为，还有很

多有价值的事

情可以做”，

郭成在谈到当

年从央行辞职

而投身区块链

金融领域时，

未 显 一 丝 后

悔，态度仍旧坚定。

2006年，从清华大学软件学院毕业

后，郭成顺利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成为世人眼里的人中龙凤。这个机会，若

是给了大多数人，之后的人生便是踏实工

作、万事俱备、只待升迁。然而，郭成却

不愿做“成功的大多数”。

“在人民银行体系里，到后来已经没

有什么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了。”他笑着

说。他所负责的全国性业务运营已经游刃

有余，做好移动金融支付标准的产业推广

更是不在话下。入行几年后，郭成就凭

借自己扎实的IT基础，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工作中的一个个难题。这种如鱼得水的状

态，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一种成就，对郭

成而言，却更多的是迷茫。

多年的机关生活没能磨平棱角，平静

的湖面之下仍旧藏着波涛。2012年，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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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香港金融管理局交流了一年，这颗石子

来得恰是时机，让他平静似湖的生活重泛

阵阵涟漪。香港金融管理局多采用项目

经理负责制，与人民银行层层汇报的体系

完全不同。“我突然发现，我之前在机关

里觉得一切都唾手可得的这种状态，其实

就像‘井底之蛙’。”郭成坦言。这次经

历让郭成跳脱出原来的安逸状态，产生从

另一视角看世界的想法。香港、深圳、广

州……郭成深入一个个现代都市，了解不

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深入沟通，去

探索更大的空间。

终于，在那个区块链行业正值寒冬的

2015年，郭成创立了图灵奇点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那个曾经称自己是“井底之蛙”

的年轻人，在人民银行工作的第十个年

头，毅然放弃了这个铁饭碗。他潇洒转

身，奔赴金融创业的这片蓝海。

将区块链技术作为基础，利用“智能

账本”优化大中型企业供应链的财务付款

流程，又为交易所自主搭建一套证券化资

产管理系统，多年的用心孵化让图灵奇点

结出硕然的成果。郭成和他的团队致力于

用实际行动去解决产业链中的资金痛点问

题，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减少

金融的不良影响。这支90%以上都是清华

理工男的队伍，对于改善社会有着别样的

“浪漫”。

图灵奇点使用的区块链技术，其背后

有着一套属于计算机领域的科学理论，

“其实就是可计算性和密码学这两个理

论，也就是说它能够用技术性的方法去

验证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作假，这是核心

点。”“我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帮助企

业去构建可信的资产，帮助金融机构能够

更有效地把资金投放到各个地方，所以我

的服务其实是面向两端的……”提起自己

一头扎入又深耕多年的领域，郭成侃侃而

谈，像是打开了理工男的话匣子，当年决

心创业的热血依稀可见。

回首创业历程，走下来的每一步却并

非轻松。谈到第一次与客户谈判的经历，

郭成至今记忆犹新：财务系统的对接、合

作细节的谈判、双方相互的熟悉，种种琐

碎的细节，耗费了他和团队13个月的时

间，成为他至今难忘的“一场十分漫长的

拉锯战”。从“0”到“1”的那一步，看

似简单，实则最为艰难。然而就是这关

键的一步，让郭成的团队逐渐形成高效

的沟通模式，使此后的业务推进更游刃

有余。

创业艰难之处，往事历历在目，那时

候公司的收支极度不平衡，账面现金流接

近零，郭成却没想过放弃。他坦言，“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强化了他

自身的性格，在创业历程中，或许这种精

神的别名就叫“坚持”——不一味地担忧

未来，而是坚持做好现在。“有好几次，

转机的发生最终都不是因为我在这一周

或者是在这一个月里有什么事情做对了，

而仅仅是因为我坚持了下去，那么在下一

周，与前面我所做的事情完全不相关的事

会给我开一扇门，我又活过来了。”谈及

险境的应对，犹如过往云烟，郭成自信而

坦然。

如今，“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这条

赛道上不断涌现新的玩家，竞争日益激

烈，郭成却并未担忧，也从不畏惧：“整

个创业过程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不断挑战和

不断成长。”抱着“用区块链技术做一些

有价值的事”的信念，郭成寻价值而力

行，不问前路几何。


